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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鲲鹏俊少年

苏轼的故乡在美丽的四川小镇眉山。 眉山方圆周边， 有佛教
圣地峨眉山， 有雄伟壮观的乐山大佛， 还有浩荡长江的支流———
岷江， 真可谓是山川秀丽， 地灵人杰。 除了壮美的自然景观外，
人们津津乐道的就是同列 “唐宋八大家” 的苏氏三父子： 父亲苏
洵， 哥哥苏轼， 弟弟苏辙， 真可谓一门三杰， 父子英雄。

苏轼出生于公元1037年， 也就是北宋仁宗景祐三年。 这一
年， 作为宋朝的第四位皇帝， 仁宗勤于政务， 国力也在一天天增
强之中。 同样在这一年， 北宋名臣范仲淹因遭小人谗言， 而获罪
降职， 远贬越州。

但是这些对于安居于大宋帝国一隅的苏家来说， 都太遥远，
太缥缈了。 对于他们来说， 儿子的降生才是天大的喜事。 虽然添
丁加口， 家家皆有， 但对于这家人来说， 却有着特别的意义。 作
为孩子的父亲， 苏洵可谓是欣喜若狂， 夫人程氏生的前面几个孩
子都先后夭亡了， 只剩下一个两岁的女儿， 乳名八娘。 因此， 这
个承载着父亲， 更承载着家族无限期望与寄托的儿子的出生， 有
着特殊的意义。

他们或许意识不到， 这个襁褓之中的婴孩， 中兴的不仅仅是
苏氏家族， 而且他日后一跃而为北宋的文坛领袖， 成为光耀千秋
的文坛泰斗。

这个孩子果然不负他们的期望， 很小便显现出早慧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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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伶俐， 6岁就进入学堂接受严格的教育， 大量阅读经、 史、
诗、 文， 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 他的文章佳句， 也常常被乡绅士
人传抄。

嘉祐元年， 也就是公元l056年， 三月的一天， 苏轼和弟弟苏
辙告别亲人， 告别朋友四邻， 在父亲的带领下， 第一次远离家
乡， 前往京城汴梁， 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 去参加进士考试。

八月， 苏轼与苏辙在开封府的进士考试中， 不负众望， 同时
考中。 按照宋朝的规定， 进士考试之后还要进行更高级别的礼部
考试以及最高级别由皇帝主持的 “殿试”。 所以， 兄弟俩不敢怠
慢， 考试完后继续用功苦读， 准备再接再厉， 再创佳绩。

第二年的正月， 礼部考试如期开考。 考试由当时礼部的最高
长官， 同时也是北宋文坛领袖的大文豪欧阳修任主考官。 当时文
坛的文风不正， 堆砌辞藻、 内容空洞、 华而不实， 欧阳修对此早
就厌恶到了极点。 而这次考试就是一个绝佳的时机， 利用选拔人
才的机会， 准备发起诗文革新运动， 以彻底清除当时那种恶劣的
文风。 得到同道文人的支持后， 欧阳修下定决心， 冲破一切阻
力， 配合诗文革新运动， 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而对应试文章的要
求， 一定要内容充沛， 气韵生动。

考试的考题是 《刑赏忠厚之至论》。 考试中， 苏轼认真审题，
沉着应答， 几易其稿， 最后用不到千字便阐明了他一生坚守的
“以仁治国” 的政治理想。

有一善， 从而赏之， 又从而咏歌之嗟叹之； 所以乐其
始， 而勉其终。 有一不善， 从而罚之， 又从而哀矜惩创之；
所以弃其旧， 而开其新。

可以赏， 可以无赏， 赏之过乎仁； 可以罚， 可以无罚，
罚之过乎义。 过乎仁， 不失为君子； 过乎义， 则流而入于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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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写道， 为政者应 “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 一方面，
当政者的赏罚一定要黑白分明， 另一方面， 又必须强调执法中的
人性化。 可赏可不赏时， 要尽量多选择奖赏， 可罚可不罚时， 就
不要惩罚了， 因为奖赏如果重了， 倒不是什么大问题， 而惩罚重
了， 则会过于残忍， 不可补救。 总而言之， 无论赏罚， 都应该本
着 “以仁治国” 的仁爱之心， 这样才能达到儒家理想的文治昌明
的大同世界。

当苏轼放下笔， 信心满满地走出考场的时候， 也许压根儿就
没有想到， 这篇应试之作居然也会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

欧阳修在评卷时， 一眼就相中了这张试卷， 觉得文章引经据
典， 论叙充分， 既不失儒家的仁爱传统， 更不乏个人的真知灼
见， 本想立即就评个第一。 但是转念一想， 这篇文章笔力雄健，
质朴厚重， 字里行间流露出古文大家的风范， 极有可能是自己的
弟子曾巩所作。 如果就这样取了第一， 天下人岂不是都会说我营
私舞弊吗。 唉， 就取个第二吧。

接着马上就是礼部复试， 苏轼获得了第一， 苏辙也取得了不
错的成绩， 从而都获得了殿试的机会。 三月的殿试， 仁宗皇帝亲
自主持考试， 以显示皇帝对人才的重视。 苏氏两兄弟完美发挥，
同时获得了进士及第的功名。

要知道， 这两兄弟一个二十二岁， 一个十九岁， 不难想像，
兄弟俩不凡的气质、 出众的才华， 给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 当然， 作为皇帝的仁宗更是喜不自禁。 殿试结束后， 他兴高
采烈地回到后宫， 逢人便说： “好呀， 好呀， 真是太好了， 这苏
家两兄弟实在是太厉害了， 我也算给子孙后代储备了两个栋梁人
才！”

尽管苏轼憾失这次科考的状元头衔， 但是 “塞翁失马， 焉知

3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非福”， 他却得到了主考官欧阳修衷心的欣赏和无私的提携。 作
为当时的文坛领袖， 欧阳修的声望已经如日中天， 随便一句或重
或轻的话， 都足可以影响到文人学子一辈子的前程和名声。 苏轼
却一而再， 再而三地得到他的高度赞扬， 因而转眼之间， 声名远
扬， 一时无二。

金榜题名之后， 按照当时的惯例， 主考官和新中进士之间，
自然就有了师生的名分和情谊， 新中进士就可以以主考官门下弟
子自称。 通过欧阳修的引见， 苏轼先后拜见了宰相文彦博、 富弼
等位高权重的朝中大臣。

当苏氏兄弟一时名盖京华、 漫步青云之时， 从天而降的噩耗
打破了兄弟二人对未来无限美好的憧憬———他们的母亲程夫人已
经于这一年的四月初八在家乡病故了。 限于当时的信息传播速
度， 在临终之际， 远在西南边陲的她还不知道， 自己的一双爱子
已在京城考中进士功名， 算得上是光宗耀祖。

父子三人得到这一消息， 已经是五月底了。 种种喜悦之情一
扫而光， 伤心到了极点， 连忙收拾行装， 也来不及和京中的亲友
告别， 便急匆匆地上路了。 父子三人强压悲痛， 披星戴月， 昼夜
兼程， 就想早一点赶回家中。 回到老家， 眼前所见到的让他们泪
如雨下， 虽然离家才一年多， 可家里中的一切都改变了。 昔日温
馨的家园， 窗明几净， 书声朗朗， 如今却是满目荒凉， 蛛网丛
生。 回想过去一家人在一起尽享天伦之乐的情形， 他们都忍不住
放声大哭了起来。

在中国古代， 父母或祖父母死后， 子辈、 孙辈必须停止正常
的生活起居， 如果是做官的， 还需要暂时解除职务， 在家守孝三
年或者二十七个月， 叫做丁忧。 从这一年的六月开始， 苏氏兄弟
便按照这一制度， 丁忧在家守孝。

时光过得飞快， 一转眼已是嘉祐四年的秋天， 苏氏兄弟服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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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子已经期满， 与此同时， 父亲苏洵也已几次接到朝廷的通
告， 要他到京城去当差。 考虑以后从政的实际需要， 父子三人一
番考虑之后， 决定全家从四川迁往汴京。

隔年的三月， 苏轼被朝廷任命为河南福昌县主簿， 苏辙也被
任命为河南渑池县主簿， 主簿在宋代是文职的九品小官， 也算是
入了仕， 从了政。 但听说明年朝廷要举行 “制科” 考试， 兄弟俩
都暂时不打算去赴任， 而一心埋头准备考试。

北宋的 “制科” 考试不同于三年一次例行的科举考试， 是朝
廷为选拔特殊人才而设定的一种考试， 由皇帝亲自主持。 能够参
加 “制科” 考试的考生资格也极其严格， 先要有数名大臣举荐，
然后由六名考官进行初试， 初试各格者才能够参加后面由皇帝亲
自主持的考试。 如此严格和苛刻的选拔， 应试者本来就少， 考中
者更是寥若晨星。 宋朝三百多年， 一共开 “制科” 考试二十二
次， 考中者才四十一人。 因此， 这样获得的功名， 其难度、 其荣
耀可以说是大大高于之前兄弟俩得到的进士及第的功名。

为了应付这次难度极大的考试， 苏轼兄弟从家中搬出来， 隐
居在一个清静的地方， 潜心读书， 准备考试。

第二年的八月， 苏轼在 “制科” 考试中获得了第三等的功
名。 虽然名头上只是第三等， 但其实按照宋代 “制科” 考试惯
例， 一二等从来都是虚设的名头， 从来没有人得过， 第三等已经
是最高荣誉了， 后面依次是第三次等、 第四等、 第四次等。 从北
宋举行这种考试以来， 只有一个人得过第三次等， 别人都在四等
以下。 不难想像， 苏轼能得到第三等功名， 已经是非常了不起
了。

因为考试中的优异表现， 苏轼被授予凤翔府签判的官职。 而
苏辙在 “制科” 考试中也得到了第四等功名， 被任命为商州推
官， 都是正八品的官职。 因为父亲苏洵还在京城当差， 苏辙就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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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廷， 请求留在京城照顾父亲。
任职命令下达后， 苏轼立刻准备行装， 随时准备出发。
这一年的十一月， 北风呼啸， 天气寒冷， 苏轼的内心却是按

捺不住的激动， 一想到自己从小以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
理想马上就可以投入到实践中去， 一想到自己也可以造福一方百
姓， 简直有些小小的陶醉了， 头也不回地带着妻子儿子便踏上了
征途。

苏辙骑着马跟随了数十里路， 为哥哥送行。 手足情深， 从小
到大的二十多年里， 这是他们第一次离别， 自然彼此难免依依难
舍， 以泪洗面。 但送君千里， 终有一别， 苏辙必须得返回了， 兄
弟俩就此分手。 在古代， 交通、 通讯都很不方便， 一次分别之
后， 根本不知道下一次见面在什么时候， 有时也可能就此成为诀
别。 望着弟弟的背影渐渐消失在天尽头， 苏轼心怀感伤， 泪眼模
糊：

不饮胡为醉兀兀！ 此心已逐归鞍发。
归人犹自念庭闱， 今我何以慰寂寞？
登高回首坡垅隔， 但见乌帽出复没。
苦寒念尔衣裘薄， 独骑瘦马踏残月。
路人行歌居人乐， 僮仆怪我苦凄恻。
亦知人生要有别， 但恐岁月去飘忽。
寒灯相对记畴昔， 夜雨何时听萧瑟？
君知此意不可忘， 慎勿苦爱高官职！

《辛丑十一月十九日， 既与子由别于郑州
西门之外， 马上赋诗一篇寄之》

与弟弟话别之后， 苏轼一行继续赶路。 一天， 他们来到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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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渑池。 几年前， 兄弟俩在赴京赶考的途中， 就曾经借宿在这
里。 如今故地重游， 却已完全物是人非了。 当年热情接待过他们
的主持奉闲老和尚已经去世， 遗骨就安葬在庭院中， 还建起了一
座佛塔， 供奉大师的遗骨。 寺院早已破乱不堪， 香火冷清， 完全
没有当年的模样了。 如此萧条落没的景象， 触动了苏轼敏感的心
弦， 他随手记下了那一刻自己的感悟， 同时也留下了一首千古名
篇：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 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 路长人困蹇驴嘶。

《和子由渑池怀旧》

徘徊在曾经熟悉的寺院里， 想到母亲的去世， 又看到大师的
舍利塔， 死亡好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 一不小心就蹦了出来，
让人猝不及防。 整个世界的生生死死， 变化莫测， 没有人能预测
把握得了。 虽然每个人一辈子都会有生、 老、 病、 死， 但对于死
亡本身， 每个人在它面前都是那样的无助。 这种幽灵一样的东西
时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 似乎这才是生活的主旋律， 任何的欢
乐都不会是长久的， 都会迟早被这种东西打破。

他的思绪纵横驰骋， 大雪覆盖的茫茫荒原， 一只大鸟急速掠
过， 偶尔的起落之间， 留下一星半点的痕迹。 大鸟转眼又飞走
了， 根本不知道去向， 而雪花依然在纷纷飘落， 不一会儿的功
夫， 刚才大鸟在雪地上留下的痕迹也悄然消失， 不见踪影， 天地
又恢复了苍茫一片。 这多像是人生的预演呀！ 苏轼的心中空荡荡
的， 初入仕途， 今后的命运如何， 自己无法预知， 更无法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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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同这一首诗表达出来的心情一样。 好在是苏轼没让这种负面
情绪继续膨胀下去， 否则只会导致他颓废消极， 空虚落没。 他及
时调整了自己的心态， 人生就是一段漫漫的长旅， 现在所经历
的、 所遇到的眼前看来似乎极大极重， 其实回过头来看， 都是微
不足道的， 就好像是鸿飞千里中的暂时歇脚， 既不是终点， 更不
是目的地， 只要自己坚持和忍耐， 总会有希望的。

这年的十二月十四日， 苏轼经过沿途的颠簸， 终于抵达北宋
边防重镇凤翔。 之前北宋的邻国西夏连年入侵， 并屡屡得手。 西
夏铁骑所到之处， 焚烧劫掠， 无恶不作， 给当地人民造成了极大
的灾难。 后来通过谈判， 北宋每年向西夏交纳大量的白银和绢
帛， 才换来边境的短暂安宁。 但作为代价， 苛捐杂税却让百姓疲
于奔命。

苏轼上任之后， 精神抖擞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不久他便发
现， 在自己负责的工作中， 有一种需要马上改变的弊政———衙
前。 衙前是北宋众多差役的一种， 职责是替官府运送所需的物
资。 按照规定， 如果运送的物资不小心丢失或者损坏， 服役者必
须得照价赔偿。 凤翔府负责的差役是砍伐终南山的竹木， 然后编
成木筏， 从渭河入黄河， 经三门峡最后运到京城。 限于当时的生
产力水平低下， 整个过程中稍有不慎， 当差的人往往会弄得筏翻
人亡， 倾家荡产。 苏轼知道这一情况后， 对老百姓的悲惨遭遇深
表同情， 同时也急在心头。

经过调查， 他发现这个问题不应该有这么严重， 如果能趁着
河水进入汛期之前， 由服役者根据水流的具体情况， 自行决定运
送时间， 损失就可以减少很多。 于是， 苏轼奏明上司， 要求修改
这些不合理的规定。 上司也很快允准了苏轼的这一提案， 从而给
老百姓的损失和伤害减少了一多半。 看到老百姓从此不再因为这
一差役而大伤脑筋的时候， 苏轼也很受鼓舞， 能够凭借自己的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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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为百姓谋得利益， 正符合他从小就埋藏在心中的儒家政治理
想。

眼高手低， 志大才疏， 只想做大事而不屑于做小事， 这是一
般人通常会犯的毛病。 而只有去除不屑于脚踏实地的心态， 从小
事做起， 才能够战胜自我， 实现超越。 难得的是， 苏轼固有绝世
的天才， 却由于幼时的严格教育， 没有沾染这样的毛病， 从而使
得他在踏入仕途的初始阶段， 不仅具备宽政仁民的儒家传统美
德， 更拥有这种踏实勤勉的从政态度。 因此， 他之后历次担任地
方行政长官， 无一不是政绩斐然， 恩泽一方百姓。 然而， 当时的
苏轼还不能明白， 天下大事不是一加一那么简单。 北宋政治制度
从根本上存在许多问题， 官吏是否勤政、 是否清廉， 只能缓解局
部和暂时， 而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 一场黑云压城的大变革已经
迫在眉睫。

在凤翔三年中， 严重的旱情成为当地的一大自然灾害。 苏轼
深深地知道， 三五天不下雨， 庄稼就会受影响， 十来天不下雨就
可能造成歉收甚至绝收， 到那时， 就很可能演变成饥民造反的事
件， 因此大旱不单单是关系到农作物的问题， 更是关系到社会安
定、 国家存亡的头等大事。 每当干旱成灾， 除了积极组织百姓抗
旱自救外， 忧心如焚的苏轼还以他诗人所独具的情怀， 写出一篇
篇情真意切的求雨文字。 或许在我们今天看来， 这样做不免迂
腐， 但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 这几乎是他能做的唯一事情。

一旦他的诚心感动了上天， 降下期盼已久的甘霖， 苏轼就会
高兴得手舞足蹈， 这在著名的 《喜雨亭记》 中得到了充分的反
映。

嘉祐七年的春天， 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 老百姓个个发愁，
忧心来年的生计， 各种各样的祈雨活动到处都在进行着。 直到三
月， 老天才微微下了几场小雨， 但这远远不足以解除旱情。 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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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下旬， 终于天遂人愿， 一场及时雨连下了三天， 龟裂已久的
大地饱吸甘霖， 枯萎的庄稼重获生机， 官民共喜， 普天同庆。 苏
轼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 将他刚刚建成的亭子， 命名为喜雨亭，
以作纪念， 还写下了这篇千古流芳的 《喜雨亭记》。 在谈到这场
下了三天的及时雨功劳应该记在谁的名下时， 苏轼颇有些孩子般
的顽皮：

一雨三日， 伊谁之力？ 民曰太守。 太守不有， 归之天
子。 天子曰不然， 归之造物。 造物不自以为功， 归之太空。
太空冥冥， 不可得而名。 吾以名吾亭。

寥寥四五百字之间， 既表现了士大夫持有的儒家宽政爱民、
与民同甘共苦的情怀， 更以轻快诙谐的笔触， 勾勒出苏轼诗书漫
卷、 欣喜若狂的神情。 不经意间， 诗人的传神形象就跃然纸上，
让人久久难忘。

工作之余， 苏轼的精神生活也非常丰盈。 作为北宋知名的文
化古都， 在处处都有宝藏、 时时都可以带来惊喜的凤翔， 苏轼如
鱼得水， 在休息时间深深地乐在其中。 苏轼自幼除了研读儒家经
典之外， 也喜欢绘画， 特别钟爱王维、 吴道子的画作。 一个非常
偶然的机会， 苏轼在凤翔的几座寺院里见到两位心仪已久画家的
真迹， 便立即被两位大师的艺术魅力所征服。

吴道子是唐代著名画家， 尤其擅长画人像， 有 “吴带当风”
的美誉， 言外之意是说他的笔势圆转， 衣带飘飘， 盈盈若舞。 他
曾经担任过宫廷画师， 在当时就被称为 “画圣”， 作品更是价值
千金。

在寺中的一幅画中， 释迦牟尼佛被弟子信众簇拥在菩提树
下， 作临终前最后一次讲经说法。 佛祖盘膝打坐在两棵大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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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头上的光轮熠熠生辉， 虔诚的弟子信众， 认真地倾听着这如
玉法音。 佛祖的清影， 弟子们的衣衫， 信众们的表情， 这一切的
一切， 都在吴道子鬼斧神工的笔下， 惟妙惟肖地表现了出来。

王维是唐代著名诗人， 同时也是著名画家， 他的画和他的诗
一样， 充满了禅意和灵性， 从而成为南宗画派的始祖。 同样是画
佛， 王维的画触又是一番全新的感觉： 画中的佛门弟子面容清
俊， 眉目间有一种超凡绝尘的气质， 面对世间的喧嚣， 恬静如
水， 面无表情。

终于得以见到自己偶像的作品， 不用说， 苏轼自然是欣喜若
狂， 简直到了手不释卷的程度， 经常是一个人一大早就进入到寺
院中， 一直到夜深了还不愿意离去， 认真地品味着画中的每一个
细节， 以及其中不可言传的意境和韵味。

在他看来， 所有古往今来的画家中， 就这两位最让他服膺。
从性情上来说， 他觉得与吴道子有着共鸣， 笔力雄浑， 常常是笔
触未到， 感觉翻江倒海之势就已经压了过来。 其实， 这种艺术上
的风格也是苏轼的诗文中所自有的基因。 而且不知道是有意还是
巧合， 他评价吴道子 “出新意于法度之中， 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的风骨也正是他所孜孜以求的。

而从审美哲学上来看， 苏轼则与王维心性相通。 他认为， 诗
情画意融为一体， 这不仅是他自己的艺术追求， 更是中国古代文
人骚客所不懈追求的情景交融的最高境界。 而王维诗画之中的
“何处惹尘埃” 的斐然禅意， 更让苏轼产生了一种高山仰止的喟
叹。

他彻底被这两位前代艺术家所征服， 长时间沉浸于其中， 甚
至产生了幻觉。 在昏黄的青灯之下， 壁画上的人物仿佛一个个都
活动起来了， 穿行在自己的身边， 不知道是自己走入了画中， 还
是画中的人物走出了墙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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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这两位膜拜的前辈中， 苏轼还是有高下之分的， 他认
为吴道子虽然能够 “吴带当风”， 准确传神地描绘出事物的外在
形态， 还只是停留在写实的境界。 而王维的诗和画， 不再拘泥于
形似， 而力求神似， 已经达到了写意的高度， 能够反映出画面之
外、 字面之外的精神与气质， 完全不受外在物质形态的束缚， 任
意地在自由王国里畅游， 这才是真正的诗人画家， 这才是真正的
大家风范。 苏轼的这一认识不仅自觉地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之中，
而且还深深地影响到了以后历代文人画派的创作， 成为后代文人
们进行书画创作时的圣经。

平心而论， 在凤翔的三年， 苏轼过得还不错， 工作上得心应
手， 业余生活也有滋有味， 按说这样平静安逸的生活应该很知足
了。 是的， 对于一般的官吏来说， 这就是他们力求的状态， 但苏
轼不一样， 他自小就抱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政治理想，
想用自己的才学能力匡世济民， 个人的安危根本不足为道， 国家
的命运， 民众的生活， 才是他最关心和关切的问题。 但现实和理
想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面， 国家如此孱弱， 屡屡受到外敌的入
侵， 民众又如此穷困， 常常朝不保夕， 而自己的许多理想根本无
法得到实施。

面对现实的残酷， 他常常感到自己的无能为力， 要是自己可
以身居高位， 拥有众多的社会资源， 或者说可以拥有超自然的能
力， 能够改天换地， 那该有多好。 这样， 至少百姓的生活不会这
么困苦。

日复一日机械式的官场生活， 看不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让
他常常感到落寞和失望， 也让苏轼身心俱疲。 想到曾经发愤苦
读， 如果只是为了个人的美好前程， 根本不需要那么拼命， 而自
己的盖天才学、 锦绣年华也必将在这浑浑噩噩的官场生活中消耗
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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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归路远萧条， 倚槛魂飞不可招。
野阔牛羊同雁骛， 天长草树接云霄。
昏昏水气浮山麓， 泛泛春风弄麦苗。
谁使爱官轻去国， 此身无计老渔樵。

《题宝鸡县斯飞阁》

虽然那时他还很年轻， 但是已经感觉到时光易逝。 人生之路
看似很长， 但是如果没有追求、 没有理想， 再长又有什么意义
呢， 再多又有什么作用呢？ 更何况， 官僚之间的争斗是这个世界
上最乏味、 又最险恶的事情， 他怎么会在这中间感觉到片刻的安
宁呢？

面对不可化解的矛盾， 苏轼偶尔也会迷失自己， 也曾经消沉
过， 但他毕竟是一位积极向上的热血青年， 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
始终在他心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只要有一线机会， 只要有一点可
能， 苏轼的拳拳爱国之心、 报国之意就会火山般地爆发出来。

在凤翔任职满三年后， 苏轼于宋英宗治平二年， 也就是公元
1065年正月回到了汴京。 英宗早听过苏轼的大名， 很想破格召他
入翰林院， 担任自己的机要秘书， 起草各种文书， 参与国家重大
决策。 可以看得出， 英宗是想把苏轼培养成宰相。 但这一美好的
想法却遭到宰相韩琦的反对， 他不否认苏轼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以后迟早也会得到朝廷的重用， 而就当前而言， 年龄、 资历都成
问题， 贸然提升， 恐怕不能让人心服口服， 还是应该按部就班，
一步一步来， 于是建议他先参加 “馆阁” 考试。

“馆阁” 考试照例难不倒苏轼， 又以最高的 “三等” 入选，
随即被提升成了一名编修国史的官员。 “馆阁” 这个功名很重文
才， 只要考取， 就会跻身于社会名流之列， 虽然不是位高权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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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疆大吏， 却是一般文人最为向往的神仙职位。
谁也想不到， 当苏轼看似前途一片光明之时， 这一年的五月

二十八日， 命运再次给了苏轼沉重的打击。 与他相濡以沫的夫人
王弗突然因病去世， 撒手人寰时， 年仅二十七岁， 而长子苏迈还
不满七岁。 自己的贴心人就这样没了， 苏轼的伤痛可想而知， 一
下子几乎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他木讷地守候在夫人的身边， 泪水
止不住地流， 从新婚到现在的无数前尘往事一件件清晰地涌上心
头。 回忆越清楚， 这种伤痛就越沉重。

这种深深的伤痛一直伴随着苏轼很多年， 虽然后来他有了新
夫人， 虽然后来他还多次受到打击排挤， 但对王弗夫人的思念却
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减弱。 这从他十年以后的一篇诗文可
以读得出， 这首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也是万世传
诵的美文：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 自难忘。
千里孤坟， 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 尘满面， 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 小轩窗， 正梳妆。
相顾无言， 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断肠处， 明月夜， 短松冈。

可能在一个凄风冷雨夜， 诗人突然从梦中醒来， 想到原来身
边应该是夫人王弗， 但是仔细一想， 夫人已经故去了十年。 物是
人非， 伤痛不已。 夫人现在在哪里呢？ 夫人的坟远在千里之外，
孤孤零零， 每到清明可能连个扫墓的人都没有。 而夫人的灵魂
呢， 又到哪里才能寻觅得到呢， 生死两隔， 阴阳相异， 只可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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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泉路上见了。 而对夫人的思念， 将会一天比一天更浓。 唉， 曾
经两小无猜的伴侣就这样永远不能再相依相伴了！

祸不单行， 福无双至， 第二年四月， 父亲苏洵在任上因病去
世， 时年仅仅五十八岁。 当时， 苏洵还在参与朝廷组织编修礼书
的工作， 这部书稿才刚刚脱稿， 而他自己独自撰写的 《易传》 还
没有杀青。 临终前， 苏洵放心不下这两部书稿， 再三嘱咐兄弟俩
一定要将书稿的后继工作做完。 看着病重的父亲临终还放心不
下， 两兄弟忍着悲痛， 含泪接受了父亲的嘱托。

英宗得知苏洵去世的消息后， 进行了特别的重赐， 欧阳修等
朝中重臣都送出厚礼表示哀悼， 苏轼对此一一婉言谢绝， 只希望
能追授父亲一个荣誉官职， 了他老人家学而优则仕的心愿。 英宗
自然满足了苏轼的要求， 授予了苏洵荣誉官职， 还让沿路官府派
出船只人员， 专程护送苏洵的遗骨返回四川老家安葬。

六月， 兄弟俩守护着父亲的灵柩， 沿长江逆流而上， 从江陵
进入四川， 回到家乡， 安葬了父亲， 并依照当时的礼法在家丁忧
守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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